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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教学论：
职业教育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摘 要：职业教育是独特的教育类型，开展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

育教学论是研究“如何教授一个职业”的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职教教师培养的基

础性学科。从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和特点出发，考察普通教育教学原理对职业教育的适切

性。职业教育要为学习者创造更多自主学习机会，同时保持学习作为实践共同体集体活动的

基本特征；应实现工作场所学习与院校学习的融合，通过综合性学习任务，确保学习者成为教

学过程的主体。社会发展塑造了职业教育新的学习范式，为职业学习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义，

如何兼顾个性发展和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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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X’证书制度建设中技能评价方法研究”优先关注课题（BDEA2020009）的研究成果
① 我国教学论的英语翻译常采用 Instructional Theory，这是把Didactics的汉语翻译再按照中国人的理解翻回英语的结果。

尽管国家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是目前的职

业教育实践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其类型特征，其实际

地位比同层次其他类型教育也低得多。要发展作为

“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需要可行的制度设计和相

关理论支持，开展具有类型特色的教学理论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把研究教学一般性规律的学科称为“课程

与教学论”，它是课程论和教学论的统称。教学论

（源于希腊语Didaskein）①是起源于中欧的古老学科，

1657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agna Didactica）的出

版标志着该学科的诞生。英语Didactics一词中含有

“既教条又乏味死板的教育行为”的意思，这有悖于

现代教育理念，因此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开展教学论

研 究 很 少 ，而 更 多 的 是 Pedagogy（教 育 学）和

Curriculum（课程）研究［1］。二战以后，诞生于美国的

课程论研究成为国际教学研究的主流，教学论研究

相对弱化了很多。

德国等中北欧国家继承了教学论的学科传统，

对职业教育开展了大量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

教中心（UNESCO-UNEVOC）2004年制定的“国际职

业教育师资硕士课程标准”（International Framework
Curriculum for a Master Degree for TVET Teacher and
Lectures）将“职业教学论”（Vocational didactics）作为

职教教师培养的基础学科，显示了教学论在职教教

师培养中的重要性。目前欧洲很多综合性大学设立

了职业教学论研究机构，其中德语国家的研究具有

很高水平。但由于语言限制，我国对其研究成果了

解还不多。21世纪以来我国对此开展了一些相关研

究，但多数是概念介绍或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尚缺乏

系统性和足够深度。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础性研

究应从其实用性、合法性和范式性等方面开展［2］。本

研究探讨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内涵和特点，考察教学

论一般原理对职业教育的适切性，希冀为职业教育

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启发。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内涵

（一）教学论与学科教学论

在我国，教学论被认为是课堂教学的理论，是研

究教学现象、解析教学问题、明晰教学经验、揭示教

学规律的学科［3］。教学论在欧洲也被认为是“有关教

学过程设计的系统科学”，或“教与学的理论与实

践”［4］。学科教学论是在学科教学实践基础上研究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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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教学理论，其特点是“回归教学生活”［5］，一

般对应于学校的教学科目。由于职业教育教学不是

按照学科组织进行的，职业教育的“学科”教学论只

能针对一个专业或技术领域，确切地说是针对职业

（群）。德国早期的职业教育教学论被称为“专业教

学论”（Fachdidaktik）或“技术教学论”（Technische
Didaktik）。后来认识到，职业教育不是针对学科或技

术，而是针对包含技术等众多要素的“职业活动”或

“工作”，因此强调“职业导向”理念的“职业教育教学

论”或“职业教学论”应运而生。

德国是第一个将职业学校教师培养纳入硕士层

次的国家，也是职教研究开展得最早和最普及的国

家 。“ 职 业 或 技 术 教 学 论 ”“ 劳 动 教 育 学 ”

（Arbeitspädagogik）和“职业学科”（英语 Vocational
disciplines，德语Berufswissenschaften，直译为“职业科

学”）等学科均发源于德国。在教学论研究中，“课

程”是教学的下位概念，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只是

随着近年国际职业教育合作的发展，课程研究才逐

渐成为德国职教研究的显学。本研究采用“职业教

育教学论”概念，其含义等同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论”“职业教学论”或“技术教学论”。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

职业教育教学论是研究“如何教授一个职业”的

理论，是关于职业教育中教与学的理论和实践。它

研究与职业教育目标、内容、组织形式、方法、媒体、

互动和沟通结构等相关教学过程的规划、设计和评

估，包括如何设置专业和专业群，厘清各专业（群）中

技术、生产组织和职业教育间的关系等［6］，这是与普

通教育学科教学论的显著区别。

普通教学论原理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重要理论

基础，如教学模型和教学方法等，这些要素在不同职

业中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并发挥作用。目前，全球

范围内正在发生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范式的变化，

即从学科系统化转向情境导向，并建立了全新的概

念体系，如工作过程、学习领域和学习情境等，并由

此引发了建立独立的职业教育研究的学科体系的倡

议［7］。目前不同行业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水平差别

很大，德国发展较好的是机械类和电气技术类职业

的研究，美国是护理类职业的研究，我国相关研究较

少，目前尚未显示出明显的职业（专业）类别差异。

职业教育教学论“是被与职业领域紧密相关的

专业科学所特质化了的教学论”［8］，其逻辑起点是职

业，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专业学科结构。作为边

缘学科，职业教育教学论为职教教学实践提供直接

而具体的帮助，其理论研究的难点是如何解释职业

与专业间的关系，以及职业结构与学科结构的关系，

并分析职业学习的社会特征。按照经典的柏林教学

论模型［9］，职业教育教学论实践研究的重点是解决

“决策域”（Entscheidungsfeld）的问题，如通过职业分

析确定学习的目标、内容和教学组织，学习任务设计

和现有教学计划的评价与优化［10］。

目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值得

重视：一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发展，特别是在高新技

术领域，发展起来很多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和产品开

发的公司，如 FESTO Didactic和中德诺浩等；二是技

术复杂化使教学实施越来越困难，教师培训成为企

业的重要售后服务工作，也是其竞争力的直接表现，

很多大企业开始重视教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利用。

二、关于“职业”与“教育”的关系

我们朴素地认为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

然而这在经典理论上却不是那么简单。职业教育是

出于经济利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教育”的目的

是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自觉，两者有一定对立关系。

当我们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是：是否可以把“职业教育”和“实现自觉”结合在一

起？在提高工作技能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实现教育

的目的？厘清教育和职业间的关系，是开展职业教

育教学论研究的基础。

历史上著名的相关讨论是“普杜之争”。19世纪

下半叶，在如何处理普通（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

关系问题上，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两派。以普洛瑟（C.
Prosser）和斯尼登（D. Snedden）为代表的“普派”主张

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置于不同轨道以实现效率

最大化；杜威等则主张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整合，

认为这既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职

业能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11］。

杜派反对普职分立现在看来有明显的局限性。

当时处于以流水生产线为代表的“工业 2.0”时代，职

业教育停留在针对具体岗位的技能培训层面，这与

杜威强调心灵与身体、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精

神与世界统一的教育思想［12］有巨大矛盾。如今社会

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工业 4.0”智能化转型要求技术

技能人才具备更高的综合职业能力，这只能通过综

合化的学习和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

教育已经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具体学习内容不同

而已。

杜威当时把技术归入到工具的范畴，忽视了技

术的主观特征。事实上，技术的重要目的是促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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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技术的实现要与社会愿望相统一［13］。正是作为

职业教育价值理性核心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职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撑着职业教育工具理性的实

现。在现代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职业”与“教育”是

统一的，即便是作为独立类型的职业教育同样也能

“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

们职业的意义”［14］，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

文化教育学派代表者布朗克孜（H. Blanketz）认

为，各种类型的教育最终都指向特定的职业，因此所

有学生都“必须为自己预设一个职业，并认同这一职

业角色，否则任何能力发展都是无法想象的”［15］。事

实上，技术不是单纯由科学定理推导的结果，而是其

与社会需要相统一的结果，具有文化功能和精神价

值。产生于工作实践的功利性内容同样也是重要的

教育内容，特别是实用性技术。在现代社会，教育与

功利性的技术科学不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职业教

育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教育”，也需要科学的发展方

向和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包括教学论理论基础。

三、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内容

我国经典的教学理论并不涉及职业教育的核心

要素，如工作中的学习、有教育价值的工作岗位设

计、以组织学习方式进行的技能培训等，在开展职业

教育教学论讨论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普通教学

论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要

想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关注职业教育教学

行为的特殊性及其对教学研究的影响。

（一）职业教育教学中的育人

教学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它蕴藏着巨大的教育

潜力。通过教学中的教育，可以使学生形成世界观，

发展社会的、道德的意识和态度［16］。职业教育教学

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是实现立德树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高素质劳动

者的重要手段。通过工作和工作中的学习，学生在

增长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劳动观，

建立对社会、对劳动、对工作和对职业的基本态度。

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认为，职业能够唤醒青

少年的兴趣，是教育的起点，因此职业教育是通往教

育的大门（Pforte）。他强调，教育的基本路径首先是

让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能够认识工作，并有意志和能

力去完成工作，因此“最理想的教育机构非职业学校

莫属”，职业教育是“对人的教育的入口”［17］。斯普朗

格（E. Spranger）也强调职业教育是教育的关键阶段，

他认为：“职业是文化和教育的媒介”，“职业是通往

更高一级普通教育的唯一路径”［18］，这为职业教育以

平等身份跻身教育领域奠定了价值论基础。

在当代社会，职业教育通过促进学生综合能力

发展和个性发展，实现着教育的功能。事实上，职业

教育对普通教育发展也有重要启发，但这一点常常

被忽视。研究发现，要想完成创新性任务，工作过程

知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普通教育中，工作过

程知识对综合素养发展的重要性被低估。在现代职

业教育中，设计（shaping）导向是重要的教学指导思

想。据此，在教学中既要对工作目标实现的程度进

行评价，也要对工作的本身进行反思，以激励学习者

产生创新，实现杜威所倡导的教育要“回应社会关系

迅速变化”的要求［19］。

从根本上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是文化基

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只不过采用了不

同的“媒介”（Medium）；我们有必要全面理解“基础教

育”的内涵，即区分知识导向的“普通基础教育”和工

作导向的“职业基础教育”的异与同。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讲的，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基础工程”，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二）教学内容

教学论研究的首要问题是选择教学内容的原

则，在职业教育，这绝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职业

学习内容更多来自企业的实践需求。科学的教学理

论是教学成功的保证，它可以降低教学过程中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教学论研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

教学过程进行描述、分析、设计和评价。不同教学论

理论模型对教学的影响不同。

作为引导行动的科学，教学论的研究与教学过

程是一体化的。普通教学论的核心是“教学简化”

（didactical reduction），即按照特定的教学原则，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教学内容，将其简化到适合学生接受

的难度水平。在此，教学论是“对学习内容按照文化

特征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科学”，对教学内容的“文化

理解和适应”一般通过备课实现。著名教学论学者

梅耶尔（H. Meyer）强调，教学研究的重点是寻找用于

描述和分析教学过程的经验性方法，从而对教学进

行更好的设计，其关键是教师的备课。在这一点上，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学论没有本质区别。不同

的是，职业教育教学论是对职业教育教和学的文化

理解和适应，其核心任务是设计“如何在工作过程中

学会工作”，这不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还涉及具体

的技术或服务领域，以及劳动科学和工业心理学等

多方面的知识和企业实践。

德国工业社会学家克鲁泽（Kruse, W.）在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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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 代 最 早 引 入“ 工 作 过 程 知 识 ”

（Arbeitsprozesswissen）的概念。他发现，要促进学生

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仅传授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提高其抽象的核心能力或综合素养，但不涉及企

业工作过程和生产组织发展的单纯的岗位学习是不

够的，无法实现上述目标。这说明，经验性学习或岗

位学习的本身还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工作过程知识”的环节必不可

少［20］。在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教学中，学习过程、工作

过程和技术过程是个一体化的系统，学生只有参与

到技术和工作设计实践中，才能实现能力的全面发

展，即通过“对工作和技术的设计”实现自觉。

（三）教学的组织和方法

从教学论视角看，普通教育的学生培养过程主

要发生在校园，而职业教育中学生的成长却发生在

完成综合性学习任务的工作过程中，它涉及学校、企

业和社会等多个“学习场所”。“基于工作学习”

（Work-Based Learning）本身就是一个工作与创新紧

密结合的大实验，它在实现教育目标方面有巨大潜

力。工作过程知识既包括个体的工作过程知识，也

包括集体的工作过程知识。工作过程知识的获得，

是在反映企业利益追求和职业学习规律的综合性学

习中实现的。

在现代职业教育中，课堂教学已经不是唯一、甚

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教学组织方式，跨学科、跨场所的

综合化项目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

使学习成为一个“技术实验”，即为达到某种目的进

行的尝试、检验、优化等探索性的实践活动［21］。技术

实验是以实现产品（服务）功能为目的的行动过程的

控制，它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并对其进行优

化。技术实验的任务来源于工作实践，它同时具有

教育功能，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对基于工作学习的规律还了解

甚少，如岗位学习的范围、特点及其对个人能力发展

中的促进作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中学习

本身的局限性，它严重依赖于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工

作条件，学习过程较为随意且成本高昂，而且一些岗

位无法实现真正的学习；二是相关研究分散，如教育

学和心理学研究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设计理解不

同，这体现在不同的岗位学习方法设计以及不同的

学习成果评价等方面。

在项目学习中，学生针对特定的目标，通过完整

的行动过程［22］发展综合职业能力，这与真实的企业

顶岗实习不同。这一方面可以降低学习难度，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主动建构知识。高质量的

实践教学不应片面追求机器般的效率与精准度，否

则有可能扼杀学生的想象力，甚至影响他们的持久

生涯发展。

创设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具有学习潜力的工作

岗位也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工业心

理学家提出一些学习性岗位设置的标准，如经历问

题状况，有可变通性、工作过程完整、具有社会支

持［23］等，这与行动导向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观点是

一致的。

四、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职业教育教学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既要

为学习者创造更多自主学习机会，又要保持学习作

为实践共同体集体活动的特征。职业教育教学研究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有很多重要课题。

20世纪中叶之前，西方教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

“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育学会（AERA）编

撰的权威典籍《教学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rch
on Teaching）。 1972 年 ，德 国 学 者 英 根 坎 普（K.
Ingenkamp）在对该手册进行德语版改编时首次提出

“教与学”的概念，并以此取代了传统的“课堂教学”

概念，这体现了教学研究视角的转变。20世纪后期，

教学研究多基于一种特定学习理论进行，特别是行

为主义理论。后来人们发现，在基于实验的教学研

究中很难对干扰因素进行精确控制，致使学习效果

有很大不确定性；由于认识问题方式过于简单和狭

隘，此类研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职业教育教与学之

间的复杂关系［24］。

德国教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罗特（H. Roth）对学习

者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况”进行划分，确定了从

初始状态发展到最终状态过程中经历的步骤，他也

是我国广为流传的职业能力分类概念（专业能力、方

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的提出者［25］。加涅（R.M.
Gagné）等区分了影响行为的外部和内部学习条件，

指出有多少种教学类型就有多少种教学条件，这使

教学研究从行为主义导向进入到认知主义的新阶

段［26］。莱夫（J. Lave）和温格（E. Wenger）的《情境学

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职业教育研究史上的一个

里程碑，对整个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该书

探索了学徒成长规律，把工作岗位提高到了“学习场

所”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使学习实现了从“传授—获

取”向“以辩证方式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范式转

变［27］62。恩格斯特罗姆（Y. Engeström）基于社会文化

行为理论，将情境学习发展为“扩充学习”（Expa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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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理论。据此，个体必须跨界参与产品生产过

程，并将其视为共同采取行动和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28］，这与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

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工作过程系统化理论是德国职业教育应对生产

组织方式变化挑战的重要举措。20世纪 90年代初，

德国不莱梅大学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
最早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9］。据此，职业教育不只专

注某一岗位的知识技能，还应把生产过程和经营过

程纳入视野，使受教育者对整个生产和经营过程有

系统性了解，从而完成要求更高的、整体化的工作任

务。工作过程系统化理论对 21世纪初我国高职教育

课程和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在我国职业院校教学实践中，“传授—获

取”教学范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除文化传统习惯

和教师能力所限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类学习的

效果可通过考试等简单方式进行检验，教育管理者

比较容易对“教学质量”进行控制。研究发现，职业

院校管理制度改革并不会自动提高教学质量，但教

师通过组织发展措施获得的知识，与其内在动机和

自主学习活动结果是一致的［30］，这意味着，教学论研

究应关注院校组织层面的问题和相关机制建设，关

注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和教学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工作场所学习，以及如何将岗位学习与职业院

校的岗位学习有效融合，始终是职教教学研究的难

题［31］。目前很多企业不愿意为学生提供岗位学习机

会，职业院校只能在校内建立模拟学习环境，但这与

真实工作场所的复杂环境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比勒特（S. Billet）发现，在“学校化的社会”中开展工

作场所学习，如何处理工作岗位要求和个人投入间

的“双元关系”面临着很大的挑战［32］。根据学习者参

与工作的有意识程度，艾瑞特（M. Eraut）将工作场所

学习分为有意识学习、反应式学习和内隐式学习等

类型［33］，发现学习环境、学习潜力和社会化的学习环

境对岗位学习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在国内，泛在学

习的研究者还从知识生成视角构建信息时代虚实结

合的工作场所学习环境模型［34］。

五、新技术对职业教育教学研究的影响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影响着社会发展，也塑造着

新的职业教育体系。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需

要新的职业学习理念，这为职业教育教学赋予了丰

富的社会意义。如何兼顾社会需求和个性发展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

重要任务。

当前，基础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越来越强，意味着

技术有更大的可塑性，采用相同技术可以发展出不

同的工作形式、生产和服务方式。过去职业教育的

目标是使学习者掌握现有技术知识，以“适应”市场

和技术发展的要求，这已经过时。如今，高素质的技

术技能人才必须具备“设计能力”，才能满足现代社

会和技术的开放性要求［35］，这需要我们对工作、工作

岗位和职业学习进行重新定义。

现代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与技术伦理有着密切

联系。哈斯特德（H. Hastedt）最先提出“在职业教育

中如何对技术进行反思性和全面设计”的讨论［36］。

他认为，“技术设计”是职业教育教学研究的基本问

题，只有在真实的工作过程中才能培养学生的整体

化设计能力，从而发展综合能力、发展职业道德和提

高职业素养，这与我们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理念是

一致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数字化教学成为职

教教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从 2006年国家示范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提出“创建共建共享型教学资源

库”开始，我国建成了多层级的教学资源库，包括网

络课程、教学平台（系统）和数字教材等形式，但是数

字化教学资源始终存在着利用率低、呈现形式单一

且陈旧［37］，无法有效支持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自主

学习［38］等问题。高质量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需要教

学理论的支持，这甚至改变了职业学习的生态，需要

新的学习范式。

在万物互联的世界，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工作岗位的物理位置不再重要，很多工作被直接

集成到产业链中，非物理性的工作过程具有愈加重

要的意义，所有生产和服务的参与者都必须了解生

产的每个环节。在软件设计时，表面的操作性知识

不再重要，这时工作系统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学习系

统，它在完成生产或服务任务的同时，也在促进专业

人员工作能力的发展。此类工作系统的开发只能通

过开发工程师与工作过程中隐性学习的设计者的合

作才能实现，这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即如何把点状的岗位工作融入产业链的技

术系统、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去整体化地认识世

界？这需要并更加关注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并由

此建立新的学习模式，即通过设计信息技术支持下

的跨学科、多学习场所的综合性学习任务，采用“学

习站”和“剧情描述”等新型教学设计和方法［39］，确保

学习者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未来职业教育教学方

法会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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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化。职业教育学习内容涉及社会、专业

工作、社会伦理等多个方面，需要采取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整体化学习方式，即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和技

能形成专业能力，通过掌握学习方法和工作技术形

成方法能力。整体化学习促进独立意识、决策能力

和责任心的发展，是促进学生成长和实现“职业成

熟”的必要条件［40］。

2.自我管理。在教师创设的能充分发挥主动性

的学习环境和资源条件下，学生根据需要设定学习

目标，确定所需学习资源，选择学习方法并评价自己

的学习结果。自我管理式学习不仅激发学习积极

性，实现个性化教学，而且可以降低学习成本，提高

学习资源的使用效率。

3.行动导向。行动导向教学采用跨学科的综合

课程模式如项目教学，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关注

案例学习、发现式学习；教学内容是结构复杂的综合

性问题，与职业实践或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作

为学习过程的组织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意

学生的外部活动，更要注意学生的内部活动，促进学

生思维、想象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4.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学习。按照情境学习

理论，学习是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协商进行的

知识社会建构［27］3，组成职业教育学习情境的基础是

真实的工作任务和结构完整的工作过程。未来数字

化教学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在信息技术帮助下，把复

杂的工作现实转变为学习者可以驾驭的学习情境，

其关键是开放性综合学习系统的设计。它不只展示

事实性知识的教学软件，更要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在

教与学的过程中自我建构知识的机会和空间，即在

数字技术支持下，由跨职业、多学习场所的学习性工

作任务组成的平台，学习者在其支持下完成专业工

作任务，并建构自己的知识。

（赵志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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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Didactics: An Important Basic Disciplin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ZHAO Zhiqu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unique type of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eaching theory with“type
characteristics”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vocational didactics，a discipline of“how to
teach persons for industrial occupations”, is the basic subj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suggested by
UNESC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cational didactics, and examines the
relevanc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general didactics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while maintain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as a
collective activity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 it shoul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workplace learning and school
learning, and ensure that learners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asks in different learning plac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not only shapes a
new learning paradig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endows vocational learning with rich social significance.
How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needs in high-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vocational didactics research.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education; vocational didactics; vocational discipline;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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